
時
世
的
變
遷
牽
動

年
俗
的
變
遷
，
年
俗
的
變
化
也
投
影

了
時
世
的
變
遷
。
譬
如
年
俗
中
最
有
特
點
的
過
年
一
款
，
在

吳
地
，
確
切
地
說
在
蘇
州
，
在
我
的
老
家
老
宅
隨

時
世
的

變
遷
就
有
了
非
常
大
的
變
化
，
變
得
新
潮
了
富
足
了
恰
也
單

調
了
，
失
卻
了
濃
濃
的
情
趣
，
因
此
，
現
在
每
逢
過
年
，
我

會
油
然
回
憶
起
那
時
斑
斕
多
姿
的
年
趣—

—

過
去
大
年
三
十
吃
年
夜
飯
謂
之
過
節
，
須
燃
燭
點
香
焚
化

錫
箔
祭
奠
祖
宗
亡
人
。
我
孩
提
時
對
祭
祖
典
儀
總
是
既
害
怕

又
興
奮
，
興
奮
的
是
那
燭
影
搖
紅
、
香
煙
繚
繞
的
場
面
；
害

怕
的
則
是
怕
不
慎
撞
到
了
絡
繹
前
來
﹁
赴
宴
﹂
的
祖
宗
，
最

害
怕
踩

了
哪
個
亡
故
女
眷
的
三
寸
金
蓮
，
引
發
伊
一
聲
恐

怖
的
尖
叫
。
那
時
叔
父
好
戲
謔
，
攛
掇
我
們
將
簸
箕
套
在
頭

上
，
說
是
如
是
可
見

排
列
有
序
的
祖
宗
們
前
來
赴
宴
。
我

們
自
然
不
敢
，
只
縮
在
大
人
們
後
面
玄
玄
地
觀
望
。
在
祭
祖

過
程
中
一
家
二
十
幾
口
人
得
次
第
向
祖
宗
們
跪
拜
磕
頭
，
先

男
後
女
，
先
長
後
幼
，
女
人
們
行
禮
真
是
好
看
，
像
演
古
裝

戲
。
我
們
家
大
客
廳
裡
置
有
四
桌
半
的
筵
席
，
每
桌
供
奉
的

祖
宗
都
有
定
規
的
，
主
桌
是
嫡
系
的
，
餘
者
為
旁
系
，
那
半

桌
又
供
奉
的
誰
呢
？
半
桌
供
奉
的
是
歷
代
亡
故
的
傭
人
。
儘

管
我
孩
提
時
家
中
已
無
傭
人
，
只
有
﹁
走
做
﹂︵
今
天
的
鐘

點
工
︶，
但
這
半
桌
不
可
不
設
，
長
輩
們
可
藉
此
叨
念
昔
日

老
祖
宗
們
的
榮
耀
。
好
不
容
易
候
到
跪
拜
結
束
，
燭
滅
煙

熄
、
錫
箔
焚
盡
，
闔
家
開
始
吃
年
夜
飯
，
叔
父
說
，
被
祖
宗

用
過
的
菜
餚
不
鮮
的
，
我
們
顧
不
得
這
些
了
，
一

番
狼
吞
虎
嚥
，
享
受
一
年
來
最
豐
盛
的
一
餐
。
至

於
那
半
桌
供
品
，
則
是
慷
慨
地
送
給
﹁
走
做
﹂
享

用
了
。

吃
過
年
夜
飯
便
是
守
歲
，
全
家
二
十
餘
口
人
圍

坐

喫
茶
食
小
吃
。
母
親
和
伯
母
嬸
娘
們
則
擺
開

陣
勢
搓
起
了
湯
圓
，
以
備
明
日
大
年
初
一
早
餐
之

用
。
她
們
的
手
真
是
巧
，
除
了
搓
湯
圓
還
捏
元

寶
、
捏
各
種
生
肖
動
物
，
也
捏
筆
、
書
本
之
類
，
希
望
孩
子

們
吃
了
聰
明
。
我
們
兄
弟
姐
妹
跟

湊
熱
鬧
，
取
一
團
粉
捏

戲
文
人
物
，
發
揮

想
像
創
造
力
。
這
時
老
祖
母
講
開
了
老

鼠
做
親
的
故
事
，
她
說
，
每
年
這
時
辰
老
鼠
們
籌
備
起
了
婚

禮
，
婚
禮
的
排
場
很
大
，
居
然
把
貓
也
邀
了
來
，
用
作
老
鼠

新
郎
的
坐
騎
，
貓
平
時
與
鼠
為
敵
，
唯
今
夜
依
頭
順
腦
侍
候

起
了
老
鼠
。
聽
老
祖
母
這
麼
一
說
，
我
趕
忙
去
找
家
中
的
黃

狸
貓
，
果
然
不
見
了
它
的
形
跡
，
便
愈
益
感
到
玄
乎
。
老
祖

母
又
說
，
老
鼠
新
郎
騎
馬
︵
貓
︶，
老
鼠
新
娘
則
乘
轎
，
轎

子
是
借
用
人
的
鞋
子
，
誰
的
鞋
子
被
借
作
了
老
鼠
新
娘
的
轎

子
，
誰
就
會
來
年
大
吉
。
經
老
祖
母
這
麼
一
說
，
我
們
兄
弟

姐
妹
心
中
皆
燃
起
了
希
望
，
期
冀
老
鼠
新
娘
惠
顧
自
己
的
鞋

子
，
期
冀
的
同
時
也
小
有
疑
慮
，
怕
老
鼠
新
娘
在
鞋
子
內
拉

屎
撒
尿
，
弄
得
齷
齪
兮
兮
。

母
親
她
們
搓
湯
圓
搓
了
一
盤
又
一
盤
，
老
祖
母
關
於
老
鼠

做
親
的
故
事
亦
趨
尾
聲
，
兄
弟
姐
妹
們
抵
擋
不
住
瞌
睡
蟲
的

侵
襲
，
次
第
打
起
了
哈
欠
，—

看
來
我
們
是
等
不
得
老
鼠

做
親
遊
行
的
場
面
了
，
就
帶

遺
憾
一
一
回
房
睡
覺
。
一
任

不
多
時
大
街
小
巷
爆
竹
震
天
也
莫
能
被
一
片
紛
亂
從
夢
中
喚

回
。
天
明
，
我
起
床
，
忽
見
床
前
的
鞋
子
被
移
到
了
別
處
，

正
詫
異
間
，
老
祖
母
拍

手
笑
道
：

﹁
好
哉
，
好
哉
，
你
民
官
︵
我
的
乳
名
︶
的
鞋
子
被
老
鼠

新
娘
借
去
做
了
轎
子
，
新
年
大
吉
，
新
年
大
吉
啊⋯

⋯

﹂

京城一大學副院長驅
車到另一所大學授課，
由於事先沒有辦理相關
證件而被門衛拒絕。事
後，這位副院長在微博
上感嘆說，這所大學的
保安好牛啊，他以為是
在保衛中南海呀！由此
引發了網友們的熱議。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
的今天，大學校園到底
要不要設防，這是可以
討論的。儘管如此，我
們還是應該支持那位門
衛 ， 忠 於 職 守 並 沒 有
錯 ， 該 牛 的 時 候 就 要
牛。規章制度面前人人
平等，不管你是誰。再
說啦，保衛中南海與保
衛 大 學 有 本 質 的 區 別
嗎？

門衛制度以及門衛這
個行當，在我國由來已
久，據說最早可追溯到
黃帝時期，具體源於何
時，很難確切考證。但
有一點是明確的，先有
門戶，後有門衛，至少
是同時產生的。大一點

的地方，如城堡、宮廷、關隘、要衝等，小一
點的地方，如莊園、大院、官衙、府邸等，都
要設置門衛。老子當年騎 一頭青牛過函谷
關，就曾與史稱關尹的門衛打過交道，為此還
成就了一段佳話，這在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
出關》中描述得頗為有趣。

門衛在我國古代還曾作為官職，如隋、唐、
宋的左右監門衛，金代的門衛則是正六品武
官。通俗地說，門衛就是看門的、把門的工作
人員。在今天，軍事部門、要害部門的門衛通
常叫門崗或哨兵，非軍事、要害部門的門衛通
常叫保安。在過去，也曾俗稱為門禁、門丁、
門卒、門房、門人、門子等。但是，在《紅樓
夢》中，那個開導應天府尹賈雨村並傳授護官
符的小沙彌，雖然也叫門子，卻並非看門人，
而是指官衙中侍候官員的差役。這「門子」比
起那「門子」更有「門子」，因而神通也更為廣
大。

另外，綠茵場上的守門員，其實也可以看作
是門衛，只不過他攔擋的是球而不是人。一名
優秀的足球守門員，通常會被球迷們譽為「門
神」。門神這差事，說白了，就是神話了的門
衛。據民俗資料顯示，我國的門神從遠古走
來，陣容不斷擴充，隊伍愈益龐大，到了明清
已有六十多位，除了神荼、鬱壘這兩位祖宗級
的門神外，其中大部分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真
人。如秦叔寶、尉遲恭、馬超、馬岱、孟良、

焦贊、孫臏、龐涓、周倉、關平、扶蘇、蒙
恬、裴元慶、李元霸、薛仁貴、徐茂功、包
公、海瑞、溫嶠、岳飛、韓世忠、梁紅玉、趙
雲、文天祥等等。

民間最早的門神，見於王充《論衡．訂鬼》
所引《山海經》：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
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
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
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
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
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
御。「鬼門關」的說法也由此而來，神荼、鬱
壘也因此被人們奉為驅除惡鬼的守護神。歌劇

《白毛女》中有段唱詞，詠唱的正是門神的形
象：門神門神騎紅馬，貼在門上守住家。門神
門神扛大刀，大鬼小鬼進不來。

哼、哈二將作為門神，出自佛教《寶積經》。
該書記載，手執金剛杵的哼哈二將，本是保衛
佛國的夜叉神。哼將原名鄭倫，他從度厄真人
那裡學到一種稱為「竅中二氣」的法術。只要
鼻子一哼，就會噴出兩道白光，並伴有洪鐘般
巨響，強敵應聲為之斃命。哈將原名陳奇，腹
內修煉有一道黃氣。只要張口哈氣，同樣勾魂
攝魄，一招即可制敵於死地。到了《封神演義》
中，哼哈二將被推演得更加神奇，有詩為證：

「黃氣無聲能覆將，白光有影更擒兵；須知妙法
無先後，大難來時命自傾。」

還有一套門神畫的是秦瓊和尉遲恭。關於這
兩位武將成為門神的傳說很多，《三教源流搜
神大全》中有記載，小說《西遊記》中有描
述，電視連續劇《貞觀之治》也有演義。大意
是說，李世民早年征戰沙場，殺人無數，尤其
是玄武門之變給他留下了嚴重的心理陰影。即
位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噩夢不斷，寢席難安。
秦叔寶得知此事後，願同敬德披堅執銳，把守
宮門。太宗欣然應允，是夜果然無事。自此爾
後，兩位將軍夜夜守護。太宗體念他們夜夜值
守，過於辛苦，就命畫工繪製兩人畫像，懸掛
寢宮兩側，結果同樣靈驗。這件事傳到民間，
秦瓊與尉遲恭便成了年畫中的門神。

話又說回來，門神只是一種象徵，寄托
人們驅邪避害的良好願望，而門衛卻是現實
中的一個職業。他們的形象與門神不盡相
同，有善有惡，有褒有貶，自古以來備受爭
議。忠於職守、剛正不阿者有之，仗勢刁
難、敲詐勒索者有之。在我國古代，大戶人
家的門房通常是不好惹的，素有「宰相家院
七品官」之謂。這說明，門衛的地位是依衙
門的大小或主人身份的高低而定的。客人來
公門侯府辦事或是拜見主人，首先要過門房
這一關，免不了塞些散金碎銀，或是送上一
份薄禮予以打點。像唐代名將郭子儀那樣，
敞開府門，任人進出，史上並不多見。《紅
樓夢》第六十回中，賈府廚役柳家的哥哥是
榮國府的門房，當差時有粵東的官兒來拜，
送了上頭兩小簍子茯苓霜，餘外給了門上人

一簍作門禮。由此可見，在古代，只要不是敲
詐勒索，門房收門禮是通例，很正常。

到了現代社會，你要進入一家有圍牆的機構
（單位），不論這家機構（單位）是大是小，門檻
是高是低，也不論你是公幹還是私事，同樣要
首先通過門衛。但是，如今門衛比過去寬鬆多
了，也毋須賄賂，手續大多比較簡單。規範一
點的通常要經過詢問、應答、出示證件、例行
登記，有的還要通報會見人許可後才放行。對
這種「通關程式」司空見慣並有應付經驗的
人，卻可以免除詢問、應答等一系列麻煩，大
搖大擺過關，如入無人之境。有一些門衛，你
若把他當作一回事，他也把你當作一回事，盤
查個沒完沒了。你若不屑一顧，連看都不看一
眼，逕直往裡走，他反倒不聞不問了。除非在
非常時期或有非常情況，這樣的經驗總是管用
的。在國外也許行不通，在國內還是屢試不爽
的。

讓人不爽的是，進入現代文明的今天，等級
觀念依然左右人們的眼光。門衛在今天儘管成
為一個堂堂正正的職業，但其地位並沒有與其
他行業完全平等。有不少所謂高等的人，仍把
他們看成是一個比較低下的職業，稱之為「看
門的」而不予尊重，如若發生爭執，可以大聲
呵斥甚至謾罵。可悲的是，有些門衛還是沒有
跳出這種看人下菜的陋習。對貌似尊貴的人則
高看，低聲下氣；對外表貧賤的人，則頤指氣
使。電視劇《老大的幸福》中，傅吉祥被高爾
夫球場的保安強行帶走，是因為看他不像是高
消費階層人士。作為門衛，當然要忠於職守。
但是，再負責任的門衛，經過歲月的打磨下心
理也會鈍化。他們被錄用之初，通常是嚴防死
守，盤查起來，毫不容情。這樣下來，固然也
能攔住少數行為不軌之人，但也因為過於嚴格
而得罪許多守規矩的人，並為此遭受詰難和斥
責。特別是那些動輒耍橫的主兒，反詰起來得
理不饒人，局面火爆，不好收拾，弄得自己裡
外不是人。久而久之，便不敢輕易盤查，就只
好憑經驗、看臉色行事。

最初被林夕填詞、吳雨霏主唱的
〈我本人〉吸引，純粹是因為《紅樓夢》
和林黛玉的題材。《紅樓夢》和林黛
玉一直是香港詞人酷愛的主題因子。
撇開早年向雪懷點到即止的〈紅樓夢〉
不談，回顧多年來以《紅樓夢》為題
的香港粵語流行曲首首經典。邁克陳
少琪進念二十面體的〈石頭記〉、林夕
的〈風月寶鑑〉和周耀輝的〈黛玉笑
了〉，皆以流行歌詞為文字舞台，重新
詮釋《紅樓夢》的生生死死情情愛
愛。2011年年底，配合音樂劇《賈寶
玉》的何韻詩同名概念大碟，量身訂
造暗合《紅樓夢》種種意象和推動關
鍵情節的作品，如黃偉文〈拋磚引玉〉

〈癡情司〉、周耀輝〈花花〉〈內外〉、
何秀萍〈茫茫〉〈花辭〉（與喬靖夫合
寫）等。《紅樓夢》光芒萬丈，穿越
古今照耀了香港粵語流行詞壇，今回
便有林夕〈我本人〉。

相對於與〈苦瓜〉同樣奪得CASH
最佳歌詞的〈六月飛霜〉，〈我本人〉
或許不是林夕最精緻的2011年作品；

〈我本人〉卻融合了當代女性情感困局
與林黛玉的處境，首段先解構愛情的
夢幻──「人若變記憶便迷人 情令眼

淺了便情深 認識一場 如雷雨一閃 就

此沒有下文 無憾也覺得是遺憾 其實

你已經是閒人 其實我討厭被憐憫 或

者一時 疲勞到傷身 弱得 像個病人 才

像要找個肩膊枕一枕 難忘你 好聽過

若無其事沒韻味 你真人 其實陌生得

可以記不起 毋忘你 精彩過別來無恙

如遊戲我本人明白什麼都總有限期」

〈我本人〉的開端已開宗明義交代
一段淺淺感情的結束，「如雷雨一閃
就此沒有下文」。其中最微妙的反而是
疑似「失戀者」的女主角，強調自己
明白很快會好起來，前度亦極速淪為
閒人和路人，但女主角卻樂於扮演苦
情戲的悲劇角色。全因為生活裡實在
沒有可堪動容的人和事，只好戲假情
真地「無憾也覺得是遺憾」、「難忘你
好聽過若無其事沒韻味」、「毋忘你精
彩過，別來無恙如遊戲」。一切都只是

都市中無所事事的舊情難忘，心底裡
每每徹底明白什麼都有限期，包括這
段被女主角擁抱演繹為刻骨銘心的感
情災難。
「含淚去葬花極麻煩 唯獨怨泣血沒

時間 或者失意 是為了工作 慟哭未夠

浪漫 才暫借戀愛感覺去感歎⋯⋯難忘

你 好聽過淡忘情敵沒妒忌 我本人 無

林黛玉的本領痛心死 毋忘你 彷彿要為

紅樓夢內連戲 我本人 從來未稀罕悲壯

傳奇我本人寧願為加班筋歇力疲」

〈我本人〉有一個遠親，就是林夕
早期經典之作〈傳說〉，兩者皆藉古今
對照映照出現代人感情觀。〈傳說〉
的《紫釵記》、〈我本人〉的《紅樓
夢》，皆是不可企及的浪漫愛情象徵。

〈我本人〉中的「我」高度自覺自己的
位置，更知道何去何從。明知道失戀
傷懷只指向虛幻的浪漫，即使對《紅
樓夢》式肝腸寸斷、葬花泣血的悲壯
毫無興趣，還是總比一無所有的好。
有趣的是，〈我本人〉收束句「寧願
為加班筋歇力疲」，似乎與全詞格格不
入，實則卻是全詞點題句。〈我本人〉
的主體是「我」，真正的「我」因為生
活太空白嚮往浪漫，才「暫借戀愛感
覺去感歎」。「我」的真身其實經不起
哀慟，只好如實招供「寧願為加班筋
歇力疲」，才是最真心的一句。

與愛詞朋友說起林夕〈我本人〉，都
說〈我本人〉的對應之作是黃偉文

〈癡情司〉，同在《紅樓夢》的框架內
對《紅樓夢》再詮釋。我倒以為，林
門黃門如果真正靈犀暗通、穿透愛情
虛像的話，林夕〈我本人〉對應之作
應是黃偉文〈那誰〉──彼此都看透
失戀這回事，只不過是失戀者「戀戀
心裡那個傷口」、不斷徘徊在感情廢墟
的結果──〈我本人〉和〈那誰〉皆
殘酷地揭示出「前度的重要性」可能
是虛假的，「失戀者自我悲劇化」才
是真實的。正如WOODY ALLEN的名
言，人們沉溺於戀愛，不過是要逃避
對生命更大的困惑。是的，是這樣
的。生於太平盛世的現代人，只有在

感情的苦難中才覺得自己存在過、才
覺得自己的人生有重量，這種無意識
乃是源於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的深切恐懼，也是現代人蒼白無聊的
倒影。

〈我本人〉
作曲：楊淽

填詞：林夕

主唱：吳雨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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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看見了親人的歸期

只等柴門吱呀一聲

桌椅起身相迎

擔柴而回是出息

平安到家是孝順

多小的家

都坐得下滿堂子孫

我本人

■梁偉詩

王昆侖先生在《紅樓夢人物論》中，論述鳳姐道：鳳姐在賈府的使命，
從某一種限度內看來，與《三國演義》的曹操頗有一些類似。《三國演義》
的讀者恨曹操，罵曹操，曹操死了想曹操。《紅樓夢》的讀者恨鳳姐，罵
鳳姐，不見鳳姐想鳳姐。王昆侖先生說，曹雪芹刻畫出一個聰明、漂亮、
能幹、狠毒的「鳳辣子」，使她充分具有那個時代人物典型的真實性。

這段話雖與魯迅先生談到《紅樓夢》價值時，使用的字詞不同，內核卻
是一樣的。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紅樓夢》在中國的小說中是
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
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
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這
段話的深刻含義，幾十年來已被分析無數次了，此處如果鸚鵡學舌，難免
惹人笑話。其實，魯迅之「打破」，即指創作方法，同樣也觸及了社會心
理。

世人評人論事，好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說起一個人，先把他推入「好人
圈」或「壞人圈」中，好人便絕對好，壞人則一無是處；談到外國，要麼
好得不得了，要麼糟糕得不可收拾；但凡與人交往，不是朋友便是敵人，
朋友不管多麼不得人心，也要傾力相助，敵人哪怕有許多優點，也須痛
不已，等等，等等。這種社會心理，並不是曹雪芹寫《紅樓夢》時才有，
也不是清朝才出現，只不過清朝留給人印象更深刻而已。

在強調階級鬥爭的日子裡，王熙鳳是作為反面人物出現的，據說她集中
體現了反動統治階級窮兇極惡的吃人本質，靈魂卑鄙、醜惡、虛偽，只會
玩弄損人利己的權術。持這樣的觀點評價王熙鳳，即使今日也無不可。古
語曰詩無達詁，小說亦然，仁智各見，十分正常。不正常的是千部一腔，
輿論一律，墮入「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泥沼。周思源教授對
王熙鳳有精彩的分析，謂：王熙鳳是個香辣、麻辣、潑辣、酸辣和毒辣五
辣俱全的人物，她常常數辣並用，酸辣在心，毒辣暗藏，香辣開路，麻辣
迷人，潑辣行事，最後是置對手於死地。王熙鳳留給人的印象一直不好，
與這些「辣」頗有關係。興兒對尤二姐說：「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
太太兩個人，沒有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

與「壞人」結緣以後，平日不壞的事情，也便無人提起。比如王熙鳳對
貧寒的刑岫煙多方照顧，對大丫頭襲人也不錯。她怕姐妹們吃飯走路太
遠，在大觀園建立了小廚房。前八十回，她從沒有難為過林黛玉，相反對
黛玉的聰穎、才能大加肯定。黛玉對她也有好感。

王熙鳳二百多年來走不出「壞人」的圈子，最要緊的，人們一直認為她
是寶黛美好姻緣的破壞者，是罪魁禍首。後四十回的「調包計」，出於誰
之謀劃，仔細想想是不難猜測出來的，就如迫害岳飛的主謀究竟是宋高宗
還是秦檜。這不是說王熙鳳可以漂洗得乾乾淨淨，而是說榮國府的最高決
策人是賈母，實權人物是賈政夫婦，絕非王熙鳳。但人們把賬記在王熙鳳
頭上，似乎她比賈母、王夫人惡毒。

「調包計」是個什麼計謀？後四十回云，賈母、王夫人要賈寶玉娶薛寶
釵為妻，而寶玉與黛玉相愛。這時善用心機的鳳姐為賈母、王夫人出了一
條偷樑換柱之計。表面上告訴寶玉與他結婚的是黛玉，直到入洞房，寶玉
才發現新娘是寶釵。兩個玉兒的美好姻緣，在王熙鳳的「調包計」面前轟
然崩毀。

「調包計」合理不合理，賈寶玉娶了薛寶釵對王熙鳳就有利？此類問題
紅學家也是見仁見智，多有分析。但人們為什麼偏把「黑鍋」放在王熙鳳
的背上？是她愛耍計謀，還是人們盡信書本？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
歸焉。」王熙鳳也如是，她還不是一無是處。

■貼門神，過新年。 網上圖片


